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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清华

　　1946 年，是抗日战争胜利的第二年，

我千里迢迢辗转来到北平，专程参加清华、

北大、南开三校联考。经过缜密思考，我

毅然选择了清华。之后，“清华人”和“自

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清华校训便牢牢嵌

在心中，终生难忘！

清华熏风

　　每当想起在清华度过的那段峥嵘岁

月，我都不免有一种莫可名状的豪情。首

先忆起的是梅贻琦先生主政清华时，重大

师的办学理念，无为而治的治校方针。当

时学校有文、法、理、工、农 5 个学院，

26 个系，人才济济，大师荟萃，怎不引

青年学子神往？

　　入学之初，听知名人类学家兼教务长

吴泽霖教授为我们讲“清华精神与传统”

时，第一次听到“清华人”这个具有震撼

力的称号，从此，赋予了我一个全新的视

角，如影随形，泽及终生。朱自清先生讲

现代文学，他那深邃平静的一代名师风格、

视野，与他那拒吃美国救济粮的学人风骨，

令人高山仰止！李广田先生讲授散文娓娓

道来，如绵绵细雨，字字珠玑，使人如饮

醇醪。吴晗先生快人快语，抨击时政一针

见血。汤佩松先生讲如何学科学，说话不

疾不徐，深入浅出，常杂以传神妙喻，助

人理解，使人有豁然开朗之感。孙毓棠先

生讲授历史口若悬河，对中国与

西方历史发展过程作比较时，旁

征博引，言之有据，极具说服力。

罗念生先生精通希腊文学，他讲

授希腊神话与荷马史诗时，形象

生动，声情并茂。维纳斯、阿波

罗等诸神及希腊古代英雄，无不

栩栩如生，引人入胜。马约翰先

生讲运动时能用十分流畅的英语

一贯到底，平素精神矍铄，严冬

盛夏时刻为人表率，令人钦羡。

张奚若先生是老同盟会会员，在

动员我们参军南下完成全国解放

任务时，热情高涨，讲话中形象

地直指国民党既得利益集团，是

终生难忘“清华人”这个称号
○郭维敬（1949 外文）

1949 年 3 月，郭维敬（前排左 2）与清华大学外文
系同班同学摄于二校门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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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着孙中山先生旗帜的“包饭团”，声色

俱厉，至今言犹在耳！在他的鼓舞下，清

华学子迅速掀起参加“南下工作团”的高

潮，师生竟有 240 余人投笔从戎，这在清

华历史上是不可多得的光辉一页。

南下征途

　　1949 年 3 月 11 日，在一个寒风料峭

的日子里，清华各年级 240 余名同学在全

校师生热烈欢送中，精神抖擞地进入北平

城区，参加了南下工作团，其中还有外文

系知名教授盛澄华夫妇及各系几名青年教

师。顾名思义，南下工作团就是要越过长

江完成解放全中国的各项战斗任务，这是

多么动人心弦的时代使命，这任务又是多

么神圣！

　　肩负南下重任，最首要的是思想武装，

因此，我们经过了一系列学习。直接聆听

了多位中央领导的报告，其中包括周恩来、

朱德、张闻天、彭真、叶剑英、聂荣臻、

谢觉哉、罗荣桓、陶铸、李立三，以及一

些知名人士如郭沫若、邓初民、刘白羽、

艾青等。周恩来的讲题是《目前形势和任

务》；朱德则为《动员南下》，他告诫人

们要谦虚谨慎“功则归人，过则归己”。

这些报告高屋建瓴，内涵丰富，既鼓舞斗

志，又激动人心。毛泽东也不例外，在百

忙中给我们的赠言是“忠诚团结，革命到

底，今天加紧学习，将来努力工作！”

　　南下工作团学习结束后，我被分配到

41 军，在湖南的东安县正式进入部队担

任随军记者，随尖刀连追击。当时的口号

是“速度就是胜利！”因此我们每日要行

军百里以上，每到驻地我还要抓紧写战地

新闻报道。就这样星夜疾驰，一步步走过

湖南与广西的山山水水，到达西江沿岸的

梧州、桂平一带。部队的任务这时由追歼

国民党残部转为清剿散处四乡的匪霸，建

立革命政权，并向新区进行政治宣传工作。

当时我随 461 团驻军桂平，桂平紧依西江，

古称浔州，上达贵县、南宁，下接与广东

毗邻的梧州市，自古地理位置重要，太平

天国起义的金田村就在其境内。部队在桂

平、平南等相邻县境的乡间清剿匪霸，机

关则在城区军管，进行接收与宣传工作，

任务紧迫艰巨。

　　恰在这期间，在十万大山围歼国民党

残部的战役胜利结束，大批重要战俘经由

桂平向北押送，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是白崇

禧的第三兵团司令兼第七军军长李本一。

李本一是新桂系的一员有名战将，他指挥

的第 7 军是桂系李宗仁、白崇禧的王牌军，

在广西几乎家喻户晓、人人皆知。现在第

7 军被全歼。这一消息传开后，既可震慑

当地一切反动势力，又有利于争取中间群

众。为此，我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对李

本一进行了采访。

　　李本一从外表上给我的印象，是一个

有风度的高级将领，虽然被俘但还从容沉

稳。从文化上看也有一定素养，对军事上

被彻底战败沦为俘虏颇为感慨。他说他在

抗日战争中曾参加过著名的台儿庄战役，

和日本人打过多次硬战，没有料到仍然兵

败被中共俘虏。他对自己将会遭到什么命

运，感到焦虑茫然，显出郁闷神情。我针

对他的思想状况对他讲共产党代表人民的

利益，军心、民心是决定因素，并进而指

出战争的胜负决定于人心的向背和士气的

高低。我还向他宣讲了共产党对俘虏的政

策，被俘将领只要思想转变，向人民靠拢，



清华校友通讯86

我与清华

还是有前途的。李本一听了这段实事求是，

不施加任何压力，又平等待人、合情合理

的谈话后，在无可奈何的叹息中对我说：

“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采访后，

我抓紧时间写了一篇《李本一访问记》，

以当时唯一的宣传方式，用墙报在桂平主

要大街公布 , 墙报周围长时间挤满围观的

人群。

　　在桂平 3 个多月的军管工作后，我调

回设于梧州的师政治部任宣传干事，从事

部队教育工作约一年时间。

抗美援朝

　　“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1950

年 11 月间，由于志愿军急需英语翻译，

我是清华大学外文系学生，总政从全国各

部队抽调外语干部，我自在抽调之列。师

里接到调令后，师政委曹传赞同志亲自跟

我谈话，鼓励我服从组织入朝作战。于是

我办理手续后迅即只身北上，向总政报到

后经东北军区由安东（现丹东）渡江出国。

北上途中，我曾萌生取道山西与年逾七旬

的父亲见上一面后再报到的念头，但想到

战争需人紧迫，因此还是立即打消了这个

念头。

　　在东北军区（现沈阳军区）招待所中，

曾听到由朝鲜回国的同志谈美机日夜封锁

交通线，投掷凝固汽油弹的疯狂情况及朝

鲜战争的惨烈程度，远远超过国内战争。

尽管如此，我丝毫没有动摇，还是急速赶

赴安东，过鸭绿江后又星夜兼程赶往位于

朝鲜桧仓里的志愿军总部报到，接受战斗

任务。

　　从此，我在朝鲜度过近 6 年的悠长岁

月，先后在中国人民志愿军政治部俘虏管

理训练处，朝鲜停战谈判板门店志愿军代

表团及志愿军政治部敌工部三个单位工

作。最早在俘管处任干事期间，我曾深入

美、英等多国战俘军官及士兵各中队，进

行深入的调查工作，写过一份被俘管处主

任王央公认为很重要

的调查报告。在报告

中，剖析早期我军对

俘教育管理工作的成

败得失及各国战俘的

思想动态，指出各国

俘虏中当时仍存在着

三种基本情况，即对

我军依然采取“敌对、

恐惧、怀疑”的态度，

如继续按照教育管理

国内战俘的老作法，

收效甚微，很难转变

俘虏的思想。

　　这篇报告不仅为
1953 年 8 月，敌我双方联合红十字会中组部分人员在我接收区

我方牌楼前合影，当时郭维敬（右 5）任中方中组翻译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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俘管处，而且也为中央军委提供了可供参

考的意见。不久总政敌工部部长黄远亲到

俘管处传达了周恩来总理提出的俘管十六

字工作方针，即“消除敌对，缓和矛盾，

拥护和平，反对战争”。从此俘管处明确

了方向，工作立竿见影，改变了被动局面，

取得巨大成绩。以后我被提升到四团任教

育股长，主管全团千余名有士官军衔的多

国战俘的教育工作。

　　在板门店谈判开始后不久，我又被调

到朝鲜停战谈判代表团任一个大组的翻译

组长，从此实际参与了多项停战前后的工

作，持续时间近两年。我时而穿军装，时

而穿便装，以不同身份，代表国家与中国

人民志愿军同美方及多国不同身份的代表

们周旋，均胜利完成了任务。俘管处给我

的鉴定是“训俘工作有一定的成绩”，代

表团给我的鉴定是“对敌斗争能把握原

则”。我思想上很满意，认为组织上对我

作了实事求是的评价。

　　1954 年初代表团善后工作告竣，我

与代表团所有翻译同样将集中回国到外交

部重新分配工作，但这时原任观察代表团

团长的张梓桢将军请示志愿军政治部主任

杜平执意将我一人留下，调我到志愿军政

治部敌工部任助理员。这显而易见是我一

生的一个分水岭，我从此便失去了去外交

部工作的机缘。

无愧此生

　　1956 年春部队大批转业，我由朝鲜

回国转业到河南，弹指间已过去 57 个春

秋。回溯我自清华读书至今也已 64 个春

秋，大体可划分为四个历史阶段。对此，

我用 58 个字写了一首涂鸦《回眸》的小诗：

　　风华正茂时，书生意气，豪情满怀。

　　抗美援朝中，效命祖国，风云一时。

　　卸甲归来时，风浪滚滚，迭遭磨难。

　　白发暮年期，壮志不已，日夜兼程。

　　前两行的历程前文已有交代，后两行

明显表明又区分为两个不同的历史阶段。

前一个阶段中，由于阶级斗争波谲云诡的

时代风云，在将近 22 年的岁月中，我个

人完全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只能在风浪

滚滚中恪守心中的理想，接受磨砺。后一

个阶段，由于国家拨乱反正，实行改革开

放政策，我从沮丧中复苏，又心情舒畅地

扬起了生活的风帆，尽管已近夕阳晚照的

暮年期。为了弥补白白损失的时间，我在

清华校训的支撑下，自策自励日夜兼程，

一直走到望九之年的今天，仍在耕耘。

　　1956 年转业，主管平舆县及信阳地

区教育工作，努力贯彻周总理主持的知识

分子会议精神，消除知识分子的疑虑使他

们能大胆工作，取得明显成绩。1958 年，

河南极左思潮泛滥，我响应中央号召“下

乡上山”，到确山县劳动锻炼，因坚持原

则提意见受到打击报复，被“偷偷”打成

所谓“漏网右派”。由于上级不知情，致

2011 年 6 月，郭维敬（左）与老伴、外
孙女在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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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一吹风”平反时也被错过，一直蒙

冤当“右派”劳改，致身心遭到无法想象

的磨难，特别在“信阳事件”时，更是险

象环生。1962 年“摘帽”后，又在以后的“四

清”、“文革”中受到牵连，无一日安宁。

　　改革开放之后，在宽松的政治环境中，

我发扬“清华人”自强不息的精神，工作

上兢兢业业一丝不苟，为国家做出了自己

的贡献。离休后，我做了以下几件事，以

报效国家，奋斗至今。

　　一、用清华校友会名义办民办大学 7

年，为社会培养造就了一批青年学生。

　　二、先后为希望工程、汶川大地震捐

款各 3000 元，2009 年中央统战部为我落

实政策时，又为单位办学捐 20 余万元。

　　三、挥笔著述写出了《世界第一等战

俘营》（副题：联合国军战俘在朝鲜）；《板

门店谈判见证录》；《共和国早期的故事》；

《九十年人生回望》等书，取得良好的社

会影响。其中《世界第一等战俘营》宣传

人道主义宽待俘虏政策，于 2010 年又重

新修订出版，为国家填补了一项重要历史

资料空白。

　　四、1998 年赴美，继续研究朝鲜战

争近一年，挖掘出美著名战史专家贝文·亚

历山大所著 Kerea:The First War We Lost
购回译出，译名为《朝鲜：我们第一次战

败》，由中国社科出版社出版，连印 7 次

之多，李德生上将写序，与第一本书同为

祖国赢得世界声誉，这两本书在国内及美、

英等多国图书馆皆有收藏。

　　五、访美归来，按几位在京的志愿军

老上级与战友建议，将访美研究朝鲜战争

的成果，向中央领导写了一份重要报告，

概要摘录如下：

　　由 1953 年朝鲜停战迄今，美军政名

人、专业作者、战史研究人员所撰各类关

于朝鲜战争的论著，可谓浩如烟海，一本

截至 2010 年的《朝鲜战争目录学》竟著

录达 2600 余种之多！图书馆此类藏书汗

牛充栋，且至今尚仍不断有新著问世。

　　反观我国，情况却形成极为强烈的反

差。1989 年前，有关朝鲜战争的专著竟完

全付之阙如，不见一本。之后，始有洪学智、

杜平等将军拓荒破冰，但后继者寥寥，与

美国相比几乎“千不及一”！这与我国实

际在战争中取胜，且在战争中作为与美国

互为主要对手的历史地位，均极不相称。

　　我国自古素以历史典籍宏富著称于

世，为什么却偏偏因对彭德怀元帅一度的

不公正错误处理，而竟对这样一次为全民

族赢得历史上空前巨大荣誉的国际性大战

争，如此冷漠！真令人不能不感慨万端！

难道与以美国为首的世界多国进行战争取

得胜利，使世界格局发生重大改变，中国

从此登上世界强国的地位不是我国五千年

历史长河中前无古人的伟大业绩？不是我

中华民族的一项永远可引为自豪的空前历

史荣誉？

　　早年在清华寻梦的过程，尽管时间短

暂，但无形中影响了我的一生，使我受用

不尽。“清华人”和“清华校训”无论在

我的南征途中，异国战地，或是在我转业

河南的一路风雨泥泞中，以及晚霞夕照时

的日夜兼程中，无不是我的精神支撑、思

想动力源泉。

　　今后，我仍要永远用“清华人”自策

自励，恪守己志，以求真正做到无愧此生。

        

2013 年 8 月 30 日于郑州寓所


